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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的前 40 年是在美国中西部的城市，如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明尼苏达州的

明尼阿波利斯，以及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度过的。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我有混合的民族

和宗教背景；我来自于五旬宗和天主教的意大利裔美国家庭。为了迁就我的混合文化背

景，在少年时期，我主要参加五旬宗教会，但上的是天主教学校。之后，我在马凯特大学

（Marquette University）待了 14 年，完成了我的博士课程和早期的教学事业，。这是一所

位于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的天主教耶稣会大学，位于芝加哥以北，车程约 90 分钟。最后

七年，我也同时，在传统上属天主教以及路德宗的市中心牧养一所神召会教会。  

在这混合了美国中西部民俗文化以及天主教影响的背景下，我尤其热爱的人物是中

世纪圣徒，亚西西的圣方济各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我也爱上了著名的《圣方济各祷文》。 

祷文如下： 

 

主啊，求祢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有仇恨的地方，让我播种仁愛；在有伤害的地

方，让我播种宽恕； 

在有猜疑的地方，让我播种信任； 

在有绝望的地方，让我播种希望； 

在有黑暗的地方，让我播种光明； 

在有悲伤的地方，让我播种喜乐。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 

少求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了解，但求多了解人 

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 

因为在舍去时，我们有所得； 

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 

在死亡时，我们便得重生，进入永恒。 

 

 

对我来说，这篇祷文体现了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真谛，不论你是五旬节宗、天主

教，还是其他派别。然而，就像许多与圣方济各相关的其他事物一样，这篇祷文冠以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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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是为了尊荣他所树立的基督徒典范，而非确实出资他的手笔。1无论如何，它依然优

美地呈现了基督徒生命应有的样式。 

过去一年来我在阅读奥古斯丁· 汤普森（Augustine Thompson）所著的圣方济各传

记，这部传记通常被视为近年来有关他的主要英文著作。然而，我发现这位亚西西的富商

之子，拒绝了家族财富，以寻找一种撇下世俗的生活方式，并回应跟随耶稣的呼召。他曾

经写过一篇大能的祷文，它“乍看琐碎”但在他的世代其实非常新颖。2 方济各也因此祷文

而闻名。 

祷文就一句话： 

“愿主赐你平安。”  

方济各传记的作者解释道，这并不是 “指令或者说教式的指示；而是一段祷文。” 

传记作者认为，令现代人意外的是，这段祷文在当时是无可比拟的。它也不是当时已知的

祷文。如果亚西西的方济各曾经听过类似的祷文的话，我们唯一的证据是当时有记录说一

名游历于意大利中部城镇（包括亚西西）的虔诚浪人走到哪里都大声宣告“平安与良善”，

而这可能影响了方济各。 

 
1 《圣方济各祷文》通常与圣方济各联系在一起，然而它是于 1912 年首次出版于法国属灵杂志《小

钟》（La Clochette）上。随后在 1920 年代的法国被印刷在祷文卡片上，前面是圣方济各的画像，后面是祷

文。学者们并不清楚谁最早写了祷文，但是法国天主教圣弥撒同盟（The Holy Mass League）的创办人，布

卡瑶神父（Father Esther Bouquerel）与这祷文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该同盟也是《小钟》的发行方。在 1936

年，一名基督门徒会（Disciples of Christ）的传道人柯比·培基（Kirby Page）在《活得勇》（Living 

Courageously）上发表了这段祷文的英文译本，并将这段祷文的作者注明为圣方济各。这可能是因为祷文卡

片的背面有圣方济各的名字，因此后来祷文就被认定是圣方济各所著。请参见 Christian Renoux, “The Origin 

of the Peace Prayer of Saint Francis,” The Franciscan Archive (retrieved 18 June 2026) https://www.franciscan-

archive.org/franciscana/peace.html. 
2 Augustine Thompson, Francis of Assisi: A New Biograph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36. 

https://www.franciscan-archive.org/franciscana/peace.html
https://www.franciscan-archive.org/franciscana/pea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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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圣方济坚称神直接教导他这句祷文——果然很像五旬宗——不过他之后用民数

记 6:24-26 和路加福音 10:5-6，这两处经文来说明这句祷文的正当性。对圣方济各来说，

这是在聆听者面前对神祷告的祷文，为的就是让神赐他们平安。令我们意外的是，第一批

方济会士们在使用这句祷文的时候，引起了听众的负面反应，因为他们以为祷文的意思是

他们必须做补赎才能经历神的平安。然而，方济各的传记作者特别指出，为他人求平安的

祷文，只求神的平安临到聆听者的生命，没有其他意图；“方济各没有宣称有管制他人的

权柄，也没有强加任何宗教项目，他更没有论断聆听者的行为”， 因此 “这问候带来了意

想不到的效果。再加上方济各就在现场，这祷文给很多听到的人带来了内心的平安。”3 

我今天带着这样的意涵向各位说：“愿主赐你平安。” 

这听上去可能有点奇怪，因为我今天带来的是五旬宗社会伦理的全新议题——五旬

宗基督教人文主义。但其实，这个议题主张同时活出圣方济各所行的谦卑和胆量，这也是

为什么我在本文一开始就指向他，以及他作为基督教象征的持续影响。 

方济各的祷文似乎表明，他明白自己只是这世上的一个渺小人物，无法理解神在另

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工；因此，他果断且大胆地见证一个核心内容，即神的平安。如果有人

质疑这简单的胆量是否能带来任何影响的话，那我们可以完全驳斥这种质疑，因为圣方济

各开创了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运动之一。同样有影响力的可能是方济各本人成为了

一种象征，了展示出基督徒应如何委身于热爱他人，成为世界的见证，并且热爱神所造的

世间万物，包括动物。圣方济各同时代表了大胆、谦卑，以及神对万物的爱。4 

 
3 Thompson, Francis of Assisi 37. 
4 有关方济各的所造之物皆为 “被创造的群体” 的神学观点发展，请参见 Daniel P. Horan, OFM, All 

God’s Creatures: A Theology of Cre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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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被理想化的圣徒，我更爱象征背后真实、圣洁的圣方济各。正如他的传记作者

所说的： “我所发现的这个人无法被任何预先设定的圣洁所同化，尤其是如果圣徒被定义

为一个从来没有信仰危机，从来不生气或沮丧，从来不论断，从来不为自己或他人气馁。

正是因为方济各根本的人性，使得我和这传记的大多数读者对他比对那些代表了 （达不

到的）圣洁的圣徒更加敬佩和矛盾。”5 

“愿主赐你平安” 这一包含了圣方济各的含义的祝福，也跟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的“我-你”（I-Thou）关联性有关。这一关联性是在世间的存在方式，与

“我-它”（I-It）关联性形成对比。马丁·布伯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诗人；他深刻地影

响了 20 世纪的很多基督教神学家。布伯所提出的是基于希伯来圣经的人格主义。这种人

格主义从神作为 “绝对你” 的角度，来理解何为存在，以及何为与他人相关联。”6 

对布伯来说，“我-你”和“我-它”是我们在面对一切时，我们自身的两种模式。当

“它”供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一种工具性或交易性的关系之中。但是跟“你”的关系是有

 
5 Augustine Thompson, “A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Saint Francis,” Church Life Journal (2 October 2020) 

https://churchlifejournal.nd.edu/articles/a-quest-for-the-historical-saint-francis/ (accessed 18 June 2026). 论到《圣

方济各祷文》， 汤普森在上述文献中说到：“如同耶稣一般，方济各属于所有人，所以每个人，或几乎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方济各。这也许本该如此。在大学任教的生涯中，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当学生们面对一个

不同于他们期待的方济各时能有多不满意。奇怪的是，最痛苦的时刻通常是当他们发现方济各并没有写

《圣方济各平安祷文》的时候：这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圣歌，因开头那句‘使我作祢和平之子’以及塞巴斯蒂

安·坦普尔（Sebastian Temple）的谱曲而闻名。很多人惊讶的是这首歌不同于方济各的《太阳弟兄赞歌》

（Canticle of Brother Sun），而这也是佛朗哥·泽菲雷里（Franco Zefferelli） 的电影名称的由来。《平安祷

文》是现代佚名作品，最早用法文所写，大概著于 1912 年，并发表于一本小型的法国属灵杂志。尽管其立

意崇高，但方济各不可能写下这样一篇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经常重复使用‘我’， 却一次也没提到‘神’和‘耶

稣’ 的祷文。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方济各。’” 
6 Martin Buber, I and Thou (德语原文为 Ich und Du, 1923). 值得注意的是布伯在本书中一开始就说: 

“人执持双重的态度，因之世界于他呈现为双重世界。人言说双重的原初词，因之他必持双重态度。原初词

是双字而非单字。其一是‘我-你’，其二是‘我-它’。在后者中，无需改变此原初词本身，便可用‘他’和‘她’这

两者之一来替换‘它’。由此，人之‘我’也是双重性的。因为原初词‘我-你’中之‘我’与原初词‘我-它’中之‘我’迥

乎不同。 ” 翻译注: 此处引用的中文版为陈维纲译版 。马丁·布伯著，陈维纲译，《我与你》（北京：三联书

店，1986 年，17。） 

https://churchlifejournal.nd.edu/articles/a-quest-for-the-historical-saint-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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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价值的。当我们在“我-你”关联性的时候，我们用我们完全的存在经历对方完全的存

在。当我遇到另一个人时，我既可以把他视为仅有工具性价值，也可以把他看作一个具有

无限价值的“你”，其生命与存在都基于那绝对的“你”。这种态度认为，神在你里面所做的

工作，远超过我所能理解的；你就是神神圣的奥秘。而我将这视为基督教对“存在在世界

中经历存在”的一种理解——在哲学上我们称之为本体论——这种理解也与一种灵性-伦理

的“唯爱主义”（agapeism）融为一体。 

这又跟当今的五旬宗有什么关系? 我想提出五旬宗基督教人文主义作为当代全球五

旬宗的神学伦理。我将圣方济各视为这一运动的中世纪先行者，我也认为他的祝福是在

“我-你”关联性中真正经历另一个人的标准模式。  

如果我们包括灵恩派以及独立五旬宗基督徒的话，五旬宗基督教是现在世界上第二

大的基督教传统，在全球有超过六亿名会众，并在人数上超过了全球新教徒。7 基督教人

文主义是基督教仁爱和思想的运动，而终极目标是与神的超然性一致的人类的繁荣。其根

本来源于圣经和整个基督教传统的历史。在这个后现代、全球化的今天，它可以在五旬宗

基督徒之中拥有新的形式和新的皮囊。 

尽管基督教人文主义基于与新教改革相关的近代西方运动，尤其是鹿特丹的伊拉斯

谟（Erasmus of Rotterdam）所带领的运动，但在基督教历史上，也出现了许多典范，如

早期教会到中世纪的圣方济各到现代的马克和胡尔达·宾汀 （Mark and Huldah Buntain）

等这样的五旬宗先驱。五旬宗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已经存在于今天的五旬宗神学

 
7 请参考 The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年报的数据，其将各种五旬宗和灵恩派基督徒统计为六亿

六千四百万人。可参见 “Status of Global Christianity, 2025, in the Context of 1900–2050,” 

https://www.gordonconwell.edu/center-for-global-christianity/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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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并且以丹妮拉·奥古斯丁（Daniela Augustine），伊凡·萨蒂亚弗拉塔（Ivan 

Satyavrata），弗兰克·马启亚（Frank Macchia）和杨伟明（Amos Yong）等神学家的著作

为典范。8 

更为重要的是，我对拿撒勒的耶稣的诠释就是，祂通过祂的智慧、怜悯、教导和行

为给我们示范了这条道路。我将其视为衍生于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 5-7 章）的基督教

伦理，而登山宝训正是基督对门徒的核心伦理教导。登山宝训以天国八福开篇，告诉我们

天国是赐予虚心的人的、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使人和睦的必称为神的儿子，以及神会用

天国祝福为义受逼迫的人。登山宝训将我们转向内心的动机，培养对神和对人的爱，而这

是对耶稣的大诫命的阐述，即用全人去爱神并爱人如己。耶稣的寓言也是如此教导我们

的。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的语境就是耶稣被问到如何获得永生。耶稣以大诫命作为答案之

后，用了这个寓言作为回应。  

因此，五旬宗基督教人文主义提供给了五旬宗信徒们一种前进的道路。这道路体现

的属灵人格主义是按照神所赐的圣洁尊重生命，摈弃了当今世界上工具化、非人性化，甚

至是暴力的思想和行为。五旬宗基督教人文主义能够在亚洲和世界各地崛起成为通过爱的

行为参与到神对世界的医治的社会伦理。 

圣方济各站在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的尖端，这可能令人意外，因为他活在西历十三

世纪的转折点。然而，正是那个时代、那个时期，西方现代性的根本要素开始汇聚并成

 
8 请参见 Ron Hembree, The Mark Buntain Story (Minneapolis: Bethany House, 1979); Daniela Augustine, 

The Spirit and the Common Good: Shared Flourishing in the Image of Go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9); 

Ivan Satyavrata, Pentecostals and the Poor: Reflections from the Indian Context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2017); Frank Macchia, Baptized in the Spirit: A Global Pentecost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6); 

以及 Amos Yong, Spirit of Love: A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Grace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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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这些要素，为日后全球化现代性奠定了根基。。西方习惯于将 2500 年前的柏拉图

（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时代视为西方文明的开端。然而，就整个全球化现

代性而言，我们将会发现，它的许多根源，——至少是西方的根源)——似乎仍可追溯到

圣方济各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时代，然后是 12 至 17 世纪的文艺复

兴、宗教改革和早期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物。虽然现代性宣称与这些时代决裂，但正是这些

时代的原则和发展轨迹为现代性播下了种子。这正如路易·迪普雷（Louis Dupré）、哈特

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史蒂芬·托尔明（Stephen 

Toulmin）等顶尖学者所阐述的那样。9 

现在我想把这基督徒生活的景象，和我们在这个转型时代所面对的艰难现实结合。

我们正处于晚期现代时代，它正向信息和全球化的时代过渡，而这个时代具有晚期现代和

后现代化的倾向。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和改变，而这转型时代强加给人类的扰乱、

普遍的焦虑，以及创伤都让人们呼吁在这过渡时代找回传统和超然的属灵秩序；这个时代

似乎被我们口袋里和桌子上的智能设备所主宰，这些设备是令人惊叹的工具，但也带来了

一种苛求式的全景监视，一直在摧毁人的灵魂。10 心理学研究也显示，现今焦虑急剧飙

升，这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晚期现代化、全球本地化的社会，被资讯和图像所淹没的世

界，是我们这个世代和将来世代的问题。11 

 
9 请参见 Louis Dupré, Passage to Modernity: An Essay in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e and Cultu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Hartmut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以及 Stephen Toulmin,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0 David H. Rosmarin, Kenneth I. Pargament, Harold G. Koenig, “Spirit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Lancet, Psychiatry, vol. 8 no. 2 (2021): 92-93. 
11 Jonathan Haidt, 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 (New York: Penguin,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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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主要的目的是重新设想我们五旬宗属灵传统的关键元素，这样我们才能更新

五旬宗的社会愿景和伦理，而这全新的愿景和伦理必须基于五旬宗基督教人文主义。五旬

宗基督教人文主义应汲取五旬宗信仰的丰富，通过智慧以及所有正当的学科知识与世界交

流，朝向跨文化、全球性的人类繁荣努力，，这繁荣应基于圣经和我们的属灵传统，因为

它在世界各地各文化传统中能产生回响。 

我的论点如下：假设五旬宗社会见证有三个核心特质，并因其而为人所知：1）深

深扎根于神的灵的大能中，使我们充满信、望、爱，在世界中完成神的使命，2）致力委

身于多元文化语境以及人类传统中的人类的繁荣，并通过与任何心怀善意者合作来实践基

督教社会行动，以及 3）具备一种智慧，并深切委身于在解释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时保持

诚实，将我们的信仰与普遍知识合而为一。 

这就是我今天讨论的五旬宗人文主义，也是我设想的五旬宗社会存在和行动神学的

前进方向。我接下来会跟各位分享的是支持五旬宗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神学理解，但我先简

单说几句何为人文主义。 

在西方传统中，人文主义运动崛起于文艺复兴期间，新教改革之前。这一运动通过

丰富人生的教育和成长来重新设想人的存在，提供了人类的繁荣的愿景。其发源于意大利

的教育运动但很快传入北欧。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成为了其代表，而他也被称为 “人文主义

之王”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这一时代的著名口号是 “回到本源中”（拉丁文为 ad fontes），

其意义是回归圣经的原文，以及回归西方传统中重要的文学和道德本源中。由于其专注于

教育，有人因此觉得这一运动会陷入教条主义。但出乎意料的是，它却引导人走向追随耶

稣生命和榜样的方向。如同他在《基督教骑士手册》（Enchiridion）所写的, 伊拉斯谟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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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向基督徒发出挑战，要他们首先在自己的内在生命和属灵生活上下功

夫。在后来，的现代世界中，人文主义这一标签逐渐代表一种哲学；它力求在缺乏宗教或

形而上学的支撑体系下，去肯定人类价值和繁荣。但我所特指的是形成于 1500 年左右的

基督教人文主义，而随着五旬宗今天的会众人数超过六亿人的时候，我认为这种人文主义

能够帮助五旬宗形成共同的社会伦理。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唯爱主义（agapeism）。基督教至少必须是唯爱主义。可悲的

是，很多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们作为罪人的这一神学人论特质

使我们无法避免这一不足，但是爱神和爱人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因此成为基督徒就是成

为属神的器皿来爱人如己，而这也是来自神的使命。我们在行使这一使命的时候经常出差

错，因为我们经常将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投射在他人身上，但这种想法会被圣方济各所实

践的谦卑所限制。这种谦卑也被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运用来服事

神和世界，其具体方式为内在属灵纪律、基督教谦卑、在学习中运用普遍知识，以及基于

谦卑和唯爱主义的基督教社会行动。12 神给了每一个人完全的人格，而这恩赐正是五旬宗

人文主义得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每一个人都是神对世界的恩赐，因此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被

保护，而每个生命的繁荣和看顾都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我今天提出的，作为共同生活方式的五旬宗人文主义包括了以下信条: 

• 第一条: 五旬宗信仰以圣灵浇灌的爱为中心，在群体中塑造五旬节派信徒; 

 
12 在新教改革期间互相竞争的伊拉斯谟和路德起初都是奥古斯丁修道士。两人都在中年时期离开了

修道会: 路德与罗马教会决裂，而伊拉斯谟在 50 岁的时候还俗。两人都曾是崭露头角的奥古斯丁学者，如

同伊拉斯谟的一位传记作者所写，他们每天都把时间花在 “祷告中、吃饭、阅读、手抄文稿，以及与其他修

士交谈” 上面。 William Barker, Erasmus of Rotterdam: The Spirit of a Scholar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2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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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全人类的繁荣是五旬宗群体的核心内蕴目标; 以及 

• 第三条: 在五旬宗释经学中培养人类智能，以求得智慧与理解，并将普遍知识与神学知

识融汇贯通。 

而这一切的五旬宗基础就是五旬节本身，门徒通过这一事件被神改变的大能和爱所充

满，并迸发出多元文化的语言应用和聆听。这随后成为了使徒行传 2:42-47 和使徒行传

4:32-37 中的群体，并在当下共同预尝神尚未完全临到的国度。而使徒行传 5:1-11 告诉我

们，人的控制和自我利益常常试图模仿并劫持圣灵在群体里面的工作，而最后以灾难收

场。如同保罗访问雅典并在使徒行传 17:16-34 中所读到的亚略巴古讲道一般，基督徒宣

教的主要任务是了解不同文化是如何形成各自的思想和知识体系的，并通过每个文化已经

了解和确认的良好事物的价值来使用福音与他们接触。 

我在此跟各位分享的，没有哪一样是特别新颖的，但组合起来或许是新颖的。事实

上，这三个信条常以其最成熟的形式被提出来，提出者正是与会的朋友们，以及一些你们

可能熟悉的人物。 

五旬宗人文主义必须扎根于五旬宗信仰和属灵生活，简而言之，若非如此，它就不

是五旬宗人文主义。五旬宗人文主义所汲取的，乃是信仰和实践应，他们能造就满有对人

有属神的爱的群体和行动者。五旬宗群体应当代表五旬节而非巴别塔；作为医治的群体，

他们成为万民的祝福，以天父的慈爱彰显神的恩典和神对全人类的救赎旨意。。所持有的

应该是将人类视为目的而不是工具的“我-你”人格主义。这样，我们的群体的目标就是实

践神对人的爱，而这就是我所谓的五旬宗人文主义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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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塑造就是被塑造进入神的爱中，这种无条件的爱正是新约的核心。约翰一

书 4:8、16 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基督教至少必须是唯爱主义。基督教哲学家尼古拉

斯·沃尔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认为基督徒的爱就是 “关心他人的益处”，而这

也是继承了神学家卡尔·巴特 （Karl Barth）的观点，即神的爱就是为他人而存在。13 

尽管很多圣灵的洗的版本着重于为宣教得力或与末世论的框架相关，这一教义的其

他重要版本则着重于在神的灵里受洗的人里面所产生的圣爱。如果早期五旬宗这一多元运

动有奠基人的话，那非威廉·西摩（William Seymour）莫属。西摩是一个戴着单片眼镜的

非裔美国圣洁派传道人，是他领导了洛杉矶 1906 年至 1909 年的阿苏萨街复兴（Azusa 

Street Revival）。这运动是早期五旬宗的 “大中央车站”，是一个跨种族、同时由男性和女

性所领导的复兴，反抗压迫性社会规范 （呼应着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 3:28 中对民族、阶

级和性别的反抗）。有一小段时间西摩关注圣灵的洗和说方言的关系，他本人也没有否认

过这点， 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其实是浸入神的爱的的洗礼，这爱改变了人的心，让他们

更深地爱神和爱人。对他人表现出憎恨或恶意的话，正是没有领受圣灵的洗礼的表现。在

当代五旬宗神学中，一些五旬宗顶尖系统神学家由此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圣灵洗的西摩式神

学。14 

弗兰克·马启亚的《圣灵中的洗》（Baptized in the Spirit） 用了高潮性的一章阐述了

这一神学思想，书中指出 “在关于圣灵的洗的神学反思中，没有比神的爱更重要的”以及 

 
13 Nicholas Wolterstoff, Justice in Love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5). 
14 Frank Macchia, Baptized in the Spirit: A Global Pentecost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6); David Perry, The Pentecostal Experience in Theological Focus, GPCS 26 (Leiden, The Netherlands, 2017); 

David Perry, “Spirit Baptism and Social Action: The Pentecostal Experience of Spirit Baptism as a Rationale for 

Social Action and Mission,” Australasian Pentecostal Studies 16 (2014); 以及 Amos Yong, Spirit of Love: A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Grace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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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神的绝对的特质，这是神的本质，也是我们参与到神里面的实质”（259 页）。15 在杨

伟明所著的三十多本书中有一本《爱的灵》（Spirit of Love），该书的论点尤其借鉴了西摩

和马启亚等人的思想，即圣灵的洗就是浸入神爱的洗，这也是杨伟明爱的神学的 “支点”。

对杨伟明来说，圣灵的洗“让他们转变 [基督徒领受]…… 回到了世界”如同“已经在阿苏萨街

复兴中所见证的跨越隔阂的大能”并赋能于“非暴力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在这个

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有爱的能量可以调动来促进更大的仁爱……由圣灵恩赐所激励的无私

行为”（89 页）。16 西摩、马启亚和杨伟明的圣灵的洗神学为五旬宗信徒的塑造提供了属灵

-道德中心。 

另外，如马启亚所阐释的，这在一个浸入圣灵的洗的教会论中，也是具群体性的。 

“圣灵施洗让全球教会得以兴起，并依然是在灵里的教会生活的实质，这也包括了它灵恩

的生活和使命”（155 页）。这就是群体的爱，即 koinonia。马启亚总结道 “圣灵就是交通

的灵。圣灵的洗意味着交通。这也是为什么它总是带来共享的爱、共享的筵席，共享的使

命，并且能够传播/加强一个互动性的灵恩生命”（156 页）。17 当然有一些五旬宗群体贴近

这种规范化的理想生活，也有一些群体多数时候如此生活，在其他时候则不然，还有一些

则根本没有达到这个生活方式。在受圣灵洗的教会中，扎根于圣灵的洗的爱的五旬宗人文

主义，必须汲取神的爱。五旬宗人文神学伦理必须扎根于唯爱主义，这会促使他们转向社

群，彼此说“愿主赐你平安”。 

 
15 Macchia, Baptized in the Spirit. 
16 Amos Yong, Spirit of Love. 
17 Macchia, Baptized in th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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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宗人文主义也对我们群体和族群之外的人也一视同仁，因为它是以神的名，通

过神的爱去爱和接纳他人的意志。因此我认为杨伟明的“众多方言”原则对我们的第二个信

条尤为受用，即人类的繁荣是目的或目标，这在西方概念中被称为 telos。也就是说，五

旬宗的信心扎根于神超然的大能和盼望，而五旬宗的人文主义在日常生活中向着人类在世

界中的繁荣而努力。它尊崇创造神学，珍视和爱神所有的创造物和受造之物——他们用各

自不同的文化与语言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践行使徒行传第二章和第四章结尾经文的五

旬宗人文主义带着深爱运行于神所爱的众人和众多语言之中。 

杨伟明的“众多方言”和布伯的“我-你”原则一样，扎根于对我们世界中他人的内蕴超

然性的深刻认识。换言之，它带着一种深刻的谦卑来运作，这种谦卑见于圣方济各的祝福

之中。这祝福承认，我或许有份参与到神赐他人的平安。尽管我对神为那人所赐的和平和

平安的目标的设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我对他人的构想仅此而已，而且我的构想

对他人的世界和神所运行的大能来说都是有限的。杨伟明也比其它五旬宗神学家更强调差

异的价值以及神是如何使用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学科，以及为人方式的。当

然，并非所有都能蒙神悦纳，但神就在每一种语言、文化和处境之中。 

人类繁荣的五旬宗神学伦理已经在全世界发展起来，并且开始初见果效。比如说，

丹妮拉·奥古斯丁的《圣灵与共同善》（The Spirit and the Common Good）展示了如何建

立一套全面的五旬宗神学伦理。这一套伦理理解各种社会和政治体系，但同时能将五旬宗

伦理规范于圣经和基督教神学主题中所表现的神对世人的爱中——如为共同善而努力、神

创造更新的能力、在现代消费主义空间中圣餐里自我奉献的神，以及在这个暴力世界中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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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的工。18 对我而言，伊凡·萨蒂亚弗拉塔所著的 《五旬宗与穷人》 (Pentecostals and 

the Poor) ，表达了传统五旬宗神学的精华，因为他解释了唐纳德·米勒（Donald E. 

Miller）与山森铁直（Tetsunao Yamamori）在《全球五旬节运动：基督教社会行动的新面

貌》（Global Pentecostalism: The New Face of Christian Social Action）里提到的五旬宗社

会行动是如何产生的。不仅如此，五旬宗也结合了非洲有关繁荣和为共同善一同努力的概

念，如 ubuntu、umoji 和 harambee，而这些概念和西方使用的 koinonia 和公义等概念一

样。五旬宗完全有能力发展出一种强而有力的实践性社会伦理。这种社会伦理并非完全统

一，而是与五旬节的多种方言共同发声、为众人发声，并借着众人发声。最后，我们如果

没有在思想和教育里成长的话，是做不到这一切的。如同在沃尔夫冈·冯戴（Wolfgang 

Vondey）的《五旬宗运动：困惑者指南》（Pentecostalism: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里

所指出的，五旬宗已经孕育出一种学术和思想的传统。我们可以说，周在座各位都在参与

这样的学术传统中，反智主义已然存在，且往往势头强劲。神可以通过任何人说话和工

作，无论他们的智识和教育水平或能力如何，这一美好的肯定，如今却经常沦为追求现实

利益和缺乏勤勉的借口。然而，五旬宗人文主义属于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五

旬宗思想应当能参与到关于世界的广阔人类知识中，并将这些知识整合起来。因为它将神

的创造视为不断展开、充满动态的奥秘，这奥密的探索又与神在救赎历史中向我们展示的

有关祂的特殊启示联系起来。这在当下或许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当五旬

宗还是新教一个小小分支的时候，我们已经见证过相似的情况了。然而，我认为五旬宗信

 
18 Daniela Augustine, The Spirit and the Common Good: Shared Flourishing in the Image of Go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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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能在各个知识领域中成为真理的追寻与讲述者；而同时不将此视为对五旬宗生活方式的

威胁。相反的，我们应该将五旬宗视为可以继承伊拉斯谟的传统并砥砺前行。我们已经有

像杨伟明这样的学者奠定了基础。我本人在五旬宗诠释学方面的工作，是一种微妙却彻底

的尝试，目的是找出一种方法来解释我们的文化、语言和存在如何塑造我们的认知。 

我们在 2023 年的 Pneuma 期刊上讨论了五旬宗对信经中三个信条的神学。那一期

的作者包括我们的好朋友弗兰克·马启亚和杨伟明，他们都在现场。我当时的编辑搭档和

好朋友尼米·瓦里布柯（Nimi Wariboko）对我来说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五旬宗思想家之

一。 瓦里布柯认为，得益于我们的顶尖的神学家（当然不仅仅因为他们），五旬宗神学已

经可以提供一种全面的基督教神学来代表基督教会的大公传统。19 我所建议的是建立一种

神学社会伦理和运动，而我称之为五旬宗基督教人文主义。这将更强有力的支持五旬宗基

督教社会行动以及五旬宗的生活方式。由此，他人将通过我们的爱、我们促进人类繁荣的

目标和我们竭力以理性去认识神的世界及其中诸多人文结构的努力，而认出我们是基督

徒。 

感谢各位，愿主赐你们平安。 

 

 
19 L. William Oliverio, Jr. and Nimi Wariboko, “Pentecostal Theologies of the Three Articles: The 

Theological Maturation of a Tradition,” Pneuma: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entecostal Studies, vol. 45, no. 3-4 

(2023): 341-52. 


